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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追不舍
我们满载而归。高老越想越觉得

夜长梦多，要趁热打铁，事不宜迟。于
是下午二人向会务组请了假，骑着两辆
公用自行车，在公务员小刘的带领下直
奔赵家口村，找到赵理厚主任。小刘相
互作了介绍并说明来意，热心的赵主任
引领着我们，沿门逐户地打听近日到收
购站出售废品的卖主，终于在村东三间
土窑院里，找到一户赵姓农民，赵大爷说
他前几天去收购站卖过一筐废旧铜钱铜
片，但矢口否认铜剑是他卖的，高老拿出
两柄短剑让他辨认，陈老汉直摇头。在
高老的耐心开导下，老汉说，前一个月在
自家地里刨草根时，无意中刨出一堆铜
钱，随同家里攒下的碎铜片一并卖到收
购站，并未见过铜剑之类的物品。

一天的辛苦找寻，赵家口东西两村
近200户全都登门拜访，虽收获不大，但
也得到一些与铜剑看似并无关联，实则
具有内在联系的信息。当我们原路返
回公社时，已近午夜，饭点已过，我们只
好空腹而卧。一晚上高老辗转反侧，浮
想联翩：辛苦一天，喜忧参半。喜的是
宝物到手，忧的是剑尖何时找到。我一
觉醒来，天已大亮，和煦的阳光已照进
房间半墙高。

早饭过后，高老吩咐我留在公社参
会，他独自一人踏上寻宝路，早早乘车
直达县供销社下辖的废品收购部。此
部负责收缴全县 17 个公社收购站的金
属废品。为行事方便，他礼贤下士，首
先拜访了县供销社主任张茂兰，张主任
半开玩笑半正经地说：“高主席大驾光
临，有何指示？”“何谈指示，是求你来帮
忙！”高老放低身段回话。张主任直言：

“您有什么事我能办的尽量办，您尽管
说！”高老把昨天寻宝的前前后后讲了
一遍，说：“想来你下属的废品收购部碰
碰运气，大海捞针，看能否找到剑尖，请
你和下属打个招呼，开个绿灯。”

高老的良苦用心，换来张主任的一
片热心。他马上把收购部经理小王找
来，让其全力配合，提供一切方便。这样
高老兴高采烈地随王经理来到废品库。

近千方平米的库房，地上堆放的废
金属小山似的，全部翻倒一遍工作量太
大。高老正一愁莫展之际，张主任来到
库房一看，也有同感，于是他当机立断

地指示王经理，马上找来五名女工，交
由高老统一指挥，帮助翻检，从而大大
加快了进度。

女工们一件一件地翻，高老目不转
睛地盯，生怕漏掉“大鱼”而成千古遗
憾。为不耽误时间，高老自掏腰包，中
午从街上购回便饭，席地坐在废品堆上
和工人一起用餐。连续奋战两天两夜，
小山似的废品堆翻了个底朝天，丝毫没
有发现剑尖的影子，深感遗憾。小小挫
折并未挫伤高老寻宝的积极性，他丝毫
没有半点厌倦，坚信自己的诚心定能再
次感天动地。

临走时高老再三感谢张主任的鼎
力相助，感激收购部的全力配合，反复
叮嘱库房保管员，入出库时千万留意剑
尖。从此高老成了县供销社废品收购
部的一名“常客”，隔三差五就来库房

“上班”，星期天更是全天候“蹲点”，风
雨无阻，冰雪不挡，日复一日，月复一
月，期盼——

奇迹再现
1984年8月12日，奇迹真得又一次

出现。
这天，高老清早起来出门锻炼，只

见温馨的小院里那棵枝头挂满累累果
实的小树上，飞来两只喜鹊，尾巴一撅一
撅，“喳喳喳”地叫个不停，高老也没在
意。当他轻揉太极一个小时返回院子，
觉得很是奇怪，这对花喜鹊不仅还在，竟
然绕着他的头顶飞来飞去，叫得更欢
了。他进门对老伴说：“日怪了，时常不
见个喜鹊，今天咱院里的喜鹊长时间驻
留盘旋，叫个不停。”老伴脱口而出：“喜
鹊叫，贵客到，昨晚我梦见太原他舅舅回
来呀，可能是托梦来了……”

这天正好是星期天，高老吃过早
饭，和往常一样来到废品收购部“上
班”，正好遇上小平易供销社送来一车
废品，快要卸完，高老马上蹲下来仔细
翻拣，结果很快就从一堆铜器里拣出疑

似要找的残片，他将信将疑地从腰间皮
包里掏出那柄断剑一对，严丝合缝，破
剑重圆。只见高老激动得像个小孩似
的，喜出望外，手舞足蹈……喜悦的泪
水夺眶而出。这泪花倾注着高老的点
点心血；这泪花记录着高老一路寻宝的
曲折艰辛；这泪花饱含着高老热爱文
物、护佑国宝的殷殷浓情。高老心想，
真是应验了老伴昨晚的梦，只不过梦的
主人公由“贵客”变成了“瑰宝”。

真是无巧不成书，1984 年 8 月 12
日，找到剑尖的今天，正好是1983年8月
12日找到残剑的那天。两年同一天，破
剑获重圆，奇中堪称奇，险中真见险。
真是初心永恒，天道酬勤，精诚所至，金
石为开。

为感谢一年来帮他寻找剑尖的收购
部工作人员，更为了庆贺破剑重圆，珠联
璧合，高老慷慨解囊，中午在县城最高档
的静远楼饭店设宴庆功，邀请收购站的几
名工人和好友聚餐。大家满面春光，其乐
融融，盛赞高老先生永不言弃的可贵精
神。席间猜拳行令，推杯换盏，热闹非
凡。高老在饭桌上当下表示，待鉴定结果
到手，无论几品几级都要无偿捐献给国
家，充分表现了高老无私无畏的——

高风亮节
高老凭他渊博的文史考古知识和

丰富的实践经验，始终认定两柄宝剑不
同凡响，但毕竟未经权威部门鉴定不能
妄下定论。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寻找鉴
定渠道。正好省文物考古部门，在即将
开采的平朔露天煤矿生活区发掘汉墓，
中国历史博物馆专家，在胡德平书记的
带领下，赴朔指导文物发掘。

高老会同县文化局长雷云贵带着
两柄残剑，找到胡书记给他看，胡德平
接过残剑一边认真端详，一边细听高老
叙述两剑出土地点和曲折经历，并不时
插话询问有关情况。听了高老的详细
介绍，看了残剑，初步断定为战国晚期

剑，属国家贵重文物无疑，并答应过几
天带回北京帮助修复，会同有关专家作
出准确鉴定，得出结论。

胡书记对高老热爱文物事业，历经
艰难抢救国宝的义举给予高度评价，提
倡大力弘扬高老这种热爱文物、抢救国
宝的高尚精神。高老心里热乎乎的，倍
感欣慰，表示在有生之年要继续发挥余
热，为文物事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两个月后，胡德平再次来朔指导考
古，随身带来了修复后的两柄宝剑和《专
家鉴定书》，确认为战国剑，属国家一级
文物。根据两剑出土地点、造型、材质、
工艺、铭文记载认定：一柄为战国晚期的
春平侯剑，一柄为相乐宝剑，均为国家一
级文物。这次两剑在朔首次发现，对研
究战国时期我国北方地理、军事、兵工技
术、铸造水平、镌刻工艺、书法艺术等有
着特殊重要意义。同时，他建议高老写
成论文在专业刊物上发表。

高老得知这一结果真是心花怒放，
再次表示将无偿捐献国家。目前这两
柄宝剑陈列在山西博物院，为镇馆之
宝，并多次在北京、南京、浙江等地展
出。高老撰写的《朔县赵家口发现战国
剑》一文于1989年发表在国家级核心期
刊《考古与文物》第三期上。

我国大思想家荀子《劝学》“锲而舍
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
名句，是对高士英先生不图名、不图利、
不怕苦、不怕累，志存高远、百折不挠抢
救国宝的爱国行为的最好诠释。如今
高老虽已驾鹤西行，但他这种可贵精神
和高尚情怀，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并发
扬广大。

谨拟打油小诗一首，对高老表示深
切地缅怀和崇高的敬意，愿在天之灵有
所感悟。诗曰：

废品引来考古迷，大海捞针堪称奇。
国宝现世闪闪亮，铜剑合璧熠熠辉。
汗水浇得花儿艳，心血换来果枝累。
老牛何惧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

高士英先生寻宝记高士英先生寻宝记（（下下））

●●殷培续殷培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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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家山阴，人们谈论起我的故
乡安荣乡大羊村时，往往会不约而同
地说：那是个文化村。

文化是一个村庄的根脉和灵魂，
贯穿于如血管经络般的街巷胡同里，
贯穿于人们良好的行为习俗中，贯穿
于历朝历代所涌现出的众多乡里乡亲
的声名故事里。我的故乡就是这样一
个值得人们念念不忘、交口称赞的好
地方。

说故乡是个文化村，是因为故乡
的村容村貌里蕴含并彰显了深厚的文
化底蕴。

故乡何时建村，因无史料记载，已
无法考证。而在清代的《云中府志》所
载之明朝《朔州防务图》中，“羊圈头
堡”已赫然在列。这便确凿地证明了
早在五、六百年前的明代，故乡已成了
名村重堡。当时的一村四堡，直到我
少小时仍可见端倪。东堡、西堡已成
了街道名称；北堡则至今尚可见一个
堡墩；南堡除了北面堡墙之外，其余
东、南、西三面堡墙虽有残缺，仍高不
可攀。说故乡是羊圈头堡，名副其
实。村庄的形制以当街为中心，向东
南西北四面延展，前街、后街近乎平
行，全村通畅顺直，即使是大场院、南
巷廊等小街小巷，也都直南直北。这
种形制，若无一个良好的乡规民俗、
文化根底，想来是难以形成的。不仅
如此，村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
先后建起了寺庙（佛寺）、龙王庙、关
帝庙（村人叫老爷庙）和供奉天官、地
官、水官的三官庙等几座大庙。大庙
的偏殿中附建有财神庙、土地庙、奶
奶庙、孤魂庙等。一进村的麻湟堰上
还相背建有玉皇庙、魁星庙，四个村口
各建一个五道庙。前街的麻家院前建
有一个又高又大的节孝牌楼。一个小
小山村建有四堡十庙一牌楼，与村内
鳞次栉比的民居相映成辉，在全县也
极为少见。

近几年来，国家更投资建设了乡
村公路、文化广场、休闲长廊、观景凉
亭等等设施，进一步提升了故乡的文
化氛围，增加了村民宜居的舒适度、幸
福感。

说故乡是文化村，还因为故乡有
悠久的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小时候
在老家放牛，记得见村里吉、麻两个大
户人家老坟的碑记中显示，有人生前
曾是庠生（科举制度中府、州、县学中
生员的别称），是否还有贡生（明清两
代科举制度中，由府、州、县学推荐到
京都国子监学习的人）记不清了，但确
有廪生（明清两代称由府、州、县按时
发给银子和粮食，补助生活的生员）。
而在村内，一些高门大户人家门楼子
的山墙上，几乎都贴有大幅的红底金
字“报单”（旧时取得秀才以上功名及
民国年间高小以上学生毕业时的“报
喜单”），虽然时日久远，早已斑驳，但
主人家却从不清理，由此显示家里是
曾出过“文化人”的。

解放后，村上对文化教育顺时应
势，更有了长足发展。村里开办小学，
没教室，学校就设在旧庙上，用禅房做
教室；没桌凳，学生坐土炕，从各家各
户带自己的小炕桌做起了书桌；没粉
笔，师生就自己用石灰和白黏土合起
来捏成小粉棒儿代替。就这样因陋就
简，一天也没耽搁地办起了学堂。而
且很快，就把单班小学发展成了复式
小学、完全小学，进而办成了国家认可
的正规初中。1958 年，村里还试办起
了民办高中班。所有这些都不仅大大
方便了本村学生入学，邻村孩子也跟
着沾了不少光。村人培养子女求学上
进更是成了风气。1949 年 3 月，“晋西
北雁北中学”甫一成立，除师范生外，
中学只招了一个班，我们村一下就考
进了四个学生。这在全县，或许在雁
北全区也绝无仅有。再后来，山阴一
中则成了村上学子们瞄准的重点学
校。记得有一年山阴一中开学的那
天，村里一个个背着行李到县里上学
的学生鱼贯出村，有乡亲来了兴趣，扳
着手指数了一数竟有29人之多。由此
足见，村上重教之风多么炽烈。

说故乡是个文化村，更由于故乡
培养出了众多优秀的“文化人”，为国
为民做出了卓越贡献。比如，曾经国
家的重点大学唐山铁道学院第一任党
委书记吉佩祉；四川成都县的第一任
公安局长王俊；内蒙古呼市机械厂早
期的一位厂长吉赐祉……这些都是大
羊村人。再以我家为例，我们这个姓
氏在大羊村属单门小户，仅伯父和我
们两家。但父母亲和伯父母均远见卓
识，自己省吃俭用、艰苦奋斗，硬是把
我们亲叔伯弟兄姊妹 8 个一个个全都
先后送进了中等以上学校里，毕业后
参加了工作。到现在，连同我们的下
一代在内，两家两代人中有中级以上
学术职称的即达28人。其中高级农艺
师1人，高级经济师2人，高级工程师3
人，注册咨询工程师 1 人，国外（南非）
会士 1 人，警监 1 人，副研究员 2 人。
行政级别是一门四地师、两家七县
团。若连子女们的配偶在内，是一门
五地师、两家十县团。

细说起来，村里各家各户培养出
来的有文化、有能耐的人比比皆是，数
不胜数。例如：王珍曾任宁夏回族自
治区建行行长、审计厅厅长；郝耀山获
高级经济师与高级商务师职称，在职
期间先后被派往中国驻澳大利亚悉尼
总领事馆商务处，中国驻尼泊尔、斐济、
挪威、爱尔兰等国大使馆商务处工作，
历任随员、副领事、一秘（相当于参赞）
等职务；吉韶然曾任呼伦贝尔牙克石市
大兴安岭林业学校校长、党委书记；麻
全士曾是石家庄机械工程学院工程师
（技术6级、正师级）；吉继甄曾是太原重
机设计院、太重技术中心高级工程师
……再往后，还有到日本、加拿大等国
留学就业的，成了故乡的“海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毕业于原南
京药学院（现中国药科大学）的吉卯
祉，后就职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他
曾编辑的《有机化学》《有机化学习
题及参考答案》《有机化学实验》等
是全国高等医学院校规划教材、普
通高校教育“十二五”“十三五”“十
四 五 ”规 划 教 材 ；编 辑 的《药 物 合
成》，是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
规划教材，供药学、中药学、制药学、
生物制药学等专业用。他还曾参与
完成多项教育部及国家级科研项目，
为家乡争得了荣光。

故乡杰出的“文化人”其实还有很
多。听说有一年高考，全村光二本以
上学生，一下就考上19人之多。

愿故乡“文化村”的美名长盛不
衰、越来越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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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天祚帝被俘地
“余睹谷”今址蠡测

盛极一时的辽国，在天祚帝时期，
朝纲大乱，苍生不安，女真部族在完颜
阿骨打的领导下起兵反抗辽人暴政。
不过十年左右的时间，金兵已占领辽
国大部版图。穷途末路之时，天祚帝
最终被俘。但是，有关其被俘地，史书
记载不一。例如：

《辽史》卷 30《天祚皇帝纪四》载：
保大五年（1125）“二月，至应州新城东
六十里，为金人完颜娄室等所获。”

《金史》卷3《太宗纪》载：天会三年
（1125），“二月壬戌，娄室获辽主于余睹谷。”

《金史》卷70《习室传》载：“与娄室
俱获辽帝于余睹谷。”

《金史》卷72《娄室传》载：“其后复
袭辽帝于余都谷，获之。赐铁券，惟死
罪乃笞之，余罪不问。”

《金史》卷 72《海里传》载：“从娄室
追及辽主于朔州阿敦山，辽主从数十
骑逸去，娄室遣海里及术得往见辽主，
谕之使降。辽主已穷蹙，待于阿敦山
之东，娄室因获之，赏海里金五十两、
银五百两、币帛二百匹、绵三百两。”

早在保大四年（1124）的时候，天祚
帝不甘心大势已去，以兵 3 万由夹山
（今内蒙古武川县西南阴山）出发，企图
抢占被金人夺去的西京道。此时，包括
朔州、应州在内，早为金人所占。但是
面对金兵，天祚帝毫无胜算，部众很快
败溃。大势已去的天祚帝，由今天的
右玉、平鲁南下，计划归依宋国，而随
行的高僧以及参谋则建议投降女真。

女真过去本是辽国属部，与奴隶
无异，宋辽好歹曾为兄弟之国，所以天
祚帝犹豫未决。此时，金国大将完颜
娄室早已控制朔、武等州（今山西五寨
北三十二里大武州），拦住了天祚帝南
下去路。在这样的形势下，天祚帝继续
东行，在金、宋势力交界之恒山一线亡
命。《茆斋自叙》载：“自天祚驱鞑靼众三
万余，乘粘罕归国、山后虚空，直抵云中
府袭击。兀室率蔚、应、奉圣州、云中府
汉儿、乡兵为前驱，以女真军马千余骑
伏于山谷间，出鞑靼军之后，鞑靼溃乱
大败。天祚南走，兀室遣娄宿孛堇以马
五百匹追至武州界。天祚欲趋武州，南
投大朝（宋朝），为随行僧所劝，谓南朝
弱，必不敢留隐，当为女真所索。等辱，
不可再辱。莫若径归女真，亦不失为王
也。天祚意决不进，娄宿追及，乃下马
跪迎天祚，请北面拜降。”

天祚帝究竟最后有没有依附宋国
的想法呢？答案是，有。童贯《贺耶律
氏灭亡表》载：“（天祚帝）又手书文字
通，欲来归朝。臣依奉睿略，务敦大金
信约，却不受。”按，大宋对曾经的邻国
辽朝以兵戎相向，天祚帝几乎没有安身
之所，所以在应州山谷间无所适从。

金兵是怎样在茫茫大山中追及天
祚帝的呢？《松漠记闻》曰：“时天祚穷，
将来归，以是故恐不加礼，乃走小勃
律，复不纳。及夜回，欲之云中。未
明，遇谍者，言娄宿军且至。天祚大
惊，时从骑尚千余，有精金铸佛长丈有
六尺者，他宝货称是，皆委之而遁。值
天微雪，车马皆有辙迹，为敌所及。”
按，时节二月，大雪纷飞，天祚帝一行
逃亡时，在路上留下了马车行驶的痕
迹，所以被金兵循路追至。

关于天祚帝在朔州“阿敦山之东”
被俘的记载，其实无误。当时，金兵已
在朔、武等州布下天罗地网，天祚帝被
迫向东逃亡。而不管是朔、武等州以
东，还是“阿敦山之东”，必定是应州方
向。《北征纪实》载：“遂禽虏其后妃、诸
子、宗属，独天祚逸去不见。乃于朔
州、武州境上即时分兵，每三十里百
骑，顷刻布三百里以待之。果有一人
驰骏马、手更牵二马望北驰去，骑兵围
之，即下马，因自言曰：‘我天祚也。’骑
兵将加执缚……”

这样，应州“余睹谷”这个地名，基
本能判定是天祚帝被俘之地。从读音
与书写来看，“余睹谷”应该是辽语，但
也有学者猜测或是人名。查史书，辽
末有一叛将耶律余都。《辽史》卷 102

《耶律余睹传》载：“耶律余睹，一名余
都姑，国族之近者也。”民国《马邑县
志》卷 1《舆图志》载：“旧志云金主执辽
延禧处。案宣和二年（1120），辽都统耶
律余都（旧作‘伊睹’）叛降金，则余都
本人名，非谷名。六年（1124），辽延禧
至武州，与金人战，败走山阴。七年

（1125）正月，金兵逼辽主，遗玺于桑乾
河，遂入夹山，欲奔党项。二月，至应
州，金将洛索获之以归。今不知谷所
在，或因余都至而有是名耶？”耶律余
都身为叛将，怎敢以自己名字命“余睹
谷”？以上猜测大约不符合史实。

也有人认为“余睹”是峪名，在山
阴。雍正《山西通志》卷 21《山川》载：

“余睹谷，在（山阴）县南。宋宣和七年
（1125）二月，党项小斛禄迎辽主延禧。
辽主趋党项，又为金兵所袭，遂走应
州，至余睹谷，金娄室执之以归。余睹
峪，在（山阴）县南。宋宣和六年，辽主
与金战于奄遏下水海，师溃，走山阴，
居此。”山阴大约没有“余睹峪”这样的
地名，作者对此也是猜测，志书其他地
名多载距县城里数，独“余睹峪”、“余
睹谷”简略记述在“县南”。

那么，这个“余睹谷”是在“应州新
城东六十里”还是“应州西”呢？乾隆

《应州续志》卷 1《方舆志》猜测：“则余
睹谷当在今（应州）西山口一带，而所
云‘新城’更在其西也。《云中志》谓在
（应州）南山……”

我们知道，天祚帝在朔、武等州被
辽兵击溃后，向东面的山谷逃亡，在降
宋与降辽之间犹豫不定，为防被辽兵
追及，自不会在马邑川、神武川等平衍
之地行军。所以不管是应州东还是应
州西，本不是天祚帝一行逃亡路线。
安全起见，天祚帝必须藏身在应州南
面绵延数百里的大山与深谷之间，而
且还要不停地转移。

应州南 30 里有一个“护驾岗”，地
近茹越口。万历《应州志》卷 1《地理
志》记载：“故老相传，魏孝文皇帝驻跸
于此，因以立名。”这个“护驾岗”的得
名，应该是护卫天祚帝而来，金兵与辽
人在此曾发生激战。试想，平城（今山
西大同）为北魏京师，在“护驾岗”这样
的近畿之地驻跸，孝文帝怎会担心大
敌来犯，要大量士兵护驾呢？而只有
天祚帝在逃亡之时，虎落平阳，随从极
少，在茹越口附近被金兵追及时，天祚
帝忠心耿耿的士卒与金兵交战，极力
反抗。战斗中，天祚帝趁机孤身由茹
越口南下，在今天的“榆东沟”再次被
金兵追及，被迫投降。

今天的应县方言，“榆东沟”与“余睹
谷”读音相近，“榆东沟”或是数百年之后
民间所改。这个“榆东沟”，地处应县城
南60里，或许就是天祚帝被俘之地。

又或是应 州与繁峙相邻，繁峙古
代地名常以“沟”为名，依据道光《繁峙
县志》卷2《建置门》，繁峙县有大沟村、
小沟村、塔西沟、泉沟村、石塔沟等近
70 个村名带有“沟”字。或许应州文
化、民俗也被其影响，所以改“谷”为

“沟”，“余睹谷”慢慢演变成了今天的
“榆东沟”。

辽朝极盛时，曾在应州城内建造

宝宫寺释迦塔（应县木塔）。为筑巨
塔，必要运送大型工程机械，而应州城
门狭小，无以通过。后唐时的彰国军
为中等方镇，州城的建制也无法与历
史悠久的大同城相抗衡。《新五代史》卷
48《尹晖传》载：尹晖“从废帝入洛阳，而
晋高祖来朝，与晖遇于道。晖时犹为严
卫指挥使，恃先降功，不为高祖屈，马上
横鞭揖之。高祖怒，白废帝晖不可与名
藩。乃以为应州节度使。”尹晖本是后
唐末帝李从珂扈从功臣，为报答尹晖，
李从珂一早应许让其管理邺都（今河北
大名县东北）。但后来大将石敬瑭认为
尹晖无德无礼，反对赐予其名藩大镇，
李从珂遂让尹晖担任彰国军节度使，令
尹晖十分怨望。看来这一时期的应州，
建城时间很短，虽是后唐明宗李嗣源家
乡，但州城大小以及城门等次，还是中
等方镇级别，不会太大或太高。

这样，为及时运送器械、木料，建
好宝宫寺释迦塔，大约在辽道宗时期
对应州城又有所改筑，所以应州城有
了“新城”之名。

过去，谈及“新城”，很多人习惯性
地想起新平城、梵王寺古城等等，这种
看法不一定对。“新城”与“旧城”相对，
从本义来看，新建造的城均能被称为

“新城”。例如，王忠嗣在担任河东节
度使时，曾将大同军城移至云州城，又
多有增修，之后的云州城就有了“新
城”之名。例如，1986 年在今大同市
城东的曹夫楼出土了一方墓志，名为

《唐故定襄郡定襄府果毅都尉安定梁
君墓志》。志主梁秀，葬地为“新城之
东原”，下葬时间为天宝七年（748）三
月二十五日。墓志出土地曹夫楼，正
好在御河东岸，东距大同古城约五六
里，符合墓志所记“新城之东原”。此
处的“新城”，就是云州城或大同军城。

“榆东沟”在茹越路，距离大宋代
州繁峙县界极近。看来矛盾的天祚帝
在逃亡时仍不能决定是降金还是降
宋，所以在宋金界山中无所适从。

据成化《山西通志》卷 7《景致》记
载，应州古八景有“赤崖夕照”，在州东
南茹越口。但是，穷途末路的天祚帝
已无心去欣赏附近的风貌人文。江山
易主，朝代改姓，本是天道常理。天祚
帝不禁往北望向应州城内的宝宫寺释
迦塔，这座塔曾承载了祖宗的功业与
梦想。但大雪茫茫，释迦塔的影子目
力已不能及。雪上尽是战马的蹄印，
追兵很快将至。或许终于承认大辽气
数已尽，天祚帝长叹一声，转身向金兵
的方向走去……

三年后，天祚帝在孤苦、无望中病逝。
余睹谷，或许也就是今天应县的榆

东沟，宣告了辽亡金兴，成为民族交融
发展演变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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